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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站丢包记
李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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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从 小 在 太 原 市 柴 市
巷 的 一 个 大 杂 院 里 长 大 。
大 人 们 总 爱 边 忙 活 营 生 边
凑在一起说说笑笑，小孩子
们则在前院后院疯跑打闹，
满 院 都 是 热 闹 劲 儿 。 唯 独
姥爷和旁人不太一样，他个
子 不 高 ，身 形 略 显 清 瘦 ，中
山 装 的 口 袋 里 总 插 着 一 支
豆 色 圆 珠 笔 。 他 说 话 不 紧
不 慢 ，透 着 斯 文 ，一 有 空 就
待在屋里看书。

姥 爷 的 屋 子 只 有 十 几
平方米，用木质隔扇隔成了
里外两间。所谓的外间，其
实就是窄窄的一长条，只能
放下一个水缸、一个火炉和
一 张 单 人 床 。 床 放 在 最 里
面 ，一 侧 靠 墙 ，另 一 侧 的 空
间 小 得 只 能 容 人 转 身 。 每
天下班回家，姥爷打理完家
里的活计，就会打开床头的
小 台 灯 ，斜 倚 在 床 边 ，随 意
翻 看 着 书 。 有 时 我 和 姥 姥
看完了电视里所有节目，出
来 一 看 ，姥 爷 还 没 睡 ，依 旧
在看书。我心里纳闷，便问
他喜欢什么电视节目，他想
了 想 说“ 戏 曲 ”。 我 接 着 追
问“那为啥不看呢”，他只是
眯起眼睛笑一笑，不说话。

记忆这东西很神奇，它
会 自 动 过 滤 走 过 的 时 光 ，
常 常 弄 丢 连 贯 的 故 事 情
节 ，却 偏 偏 把 点 状 的 画 面
保 存 得 格 外 清 晰 。 就 像 这
些 年 ，只 要 一 想 起 姥 爷 ，眼
前 立 刻 就 会 浮 现 出 他 侧 身
读书的模样。

一 开 始 我 并 不 爱 看 姥
爷的那些书，甚至有时还会
讨厌它们。家里没有书柜，
那 些 书 占 了 单 人 床 的 小 半
面积，我在姥爷床上躺一会
儿 ，翻 身 时 都 可 能 被 书 硌
到。偶尔拿起书来，不是讲解放太原的，就是说山川
地理的，要不就是历史或名人传记，我看一眼封皮就
又放下了。

上初中后，姥姥家在院里还有间小南房空着，姥爷
怕我缺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就让我常住在那儿。有一
回我在姥爷的单人床上躺着，实在无聊，就在书堆里翻
找，翻到了一本《唐诗》。说实话，在街巷里长大的孩子
没几个爱读书的，身边整天有群小伙伴“勾搭”着玩，哪
有心思看书。可那天，我竟一连看了好几页，诗里的词
句美得像天仙，虽然大多不懂意思，却莫名舍不得放下
那本书。

姥姥上班是倒班制，周末家里常常只剩我和姥爷
两个人。有一次我俩都没事做，姥爷忽然像是想起了
什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竖着翻页、带塑料外皮
的小本子。隔着火炉上那把老式茶壶冒出的缕缕热
气，姥爷打开本子，郑重地读了起来。那一刻，屋外的
冬天好像不那么冷了，玻璃窗上的冰花也显得格外好
看……如今我早已记不得姥爷当时读的词句，只记得
自己是他唯一的听众，而那些诗句，都是他写下的对
日常生活点滴的感触。我傻傻地看着、听着，一句话
也没说，却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钻进了眼睛里、心里，
再也不想出来。

前两年我看了部动画电影叫《寻梦环游记》，里
面 有 句 话 说 ：“ 如 果 家 族 谱 系 里 的 前 辈 或 更 早 的 族
人，刻骨地爱着某样事物，那么在后辈子孙中，必定
会 有 人 爱 上 同 样 的 事 物 。”我 不 知 道 这 话 有 没 有 科
学道理，但我信。

我上中专住校的前一夜，姥爷把一本油墨印刷的
薄薄册子交到我手里，让我有空读一读。我看见白纸
做的封皮上写着《名贤集》——他大概觉得，十五六岁
的孩子读这种简短的哲理性句子正合适。而我也确
实很喜欢里面的内容，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这本册子，
偶尔翻找东西时看到它，就会怔怔地坐一会儿，想起
姥爷。

后来我也爱上了古诗词，不管是在杂志、报纸上，
还是在好朋友的摘抄本里看到好词句，都会抄下来。
再后来，我还会涂鸦似的自己写几句。唯一遗憾的
是，每次放假回家，我都没把自己学诗、写诗、抄诗的
事告诉姥爷。就在我快要中专毕业的时候，老房子拆
迁了，姥爷也过世了。光阴无情，带走了我们的亲人，
却带不走他们在我们心里留下的“黄金”。

诗里有古人的忧愁与欢喜，有明月与流水，总能
让我即便身在世外，也仿佛置身其中。对我来说，诗
就像身体的一部分，是藏在心底的角落，是和每天吃
饭穿衣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

儿子在澳大利亚念书也有两三年了，他独自在异
乡生活，经历了不少事，却很少跟我说。我知道，留学
对一个孩子来说，本就是一次灵魂的成长与磨砺。从
前不喜欢诗歌的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也爱上了
那些词句。每次他通过微信语音跟我聊诗，聊我们最
爱的苏东坡，还把自己写的诗发给我看时，我总会蓦
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轻轻掠过，像羽毛一样柔
软、温暖，又轻盈。

姥爷走了也有 35 年了。当年他总随身带着一个
随时记录的小本子，而我如今也在电脑或手机上写了
很多，还集成了两本诗集。这些年不管遇到什么事，
只要铺开一张白纸，或是面对一方空白的屏幕，生活
里的难题好像都能迎刃而解。

姥爷是位谦谦长辈，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没高声
责备过我和弟弟。要是我们犯了错，他只会把我们叫
到一边，和声细语地教导。他做事也细致有条理，干
什么都有计划——记得每年过年前，姥爷都会列一张
长长的年货采买清单，名称和数量写得整整齐齐。他
还每天早早起床，把整个院子甚至大门口都扫得干干
净净。偶尔，姥爷也会像个孩子似的，跟我小弟下象
棋时，总要争得面红耳赤。他还给我做过天底下最好
吃的清汤挂面。

是姥爷把他的热爱传承给了后辈，就连他床头那
些随意摆放的书，都成了指引我的光。我无数次想
象，如果姥爷还在，看到我正深爱着他当年爱的事物，
会不会还像那年冬天一样——趁茶壶里的热气丝丝
缕缕蒸腾起来时，我给他读我出的书、写的诗句？那
时候，他一定比当年还要兴奋，还要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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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 日 8 时 40 分，手机屏幕上“9:45 太原南—
武汉”的车次信息像根小鞭子，急得我拉着孩子站在路
边直跺脚。等呀等，网约车终于来了，我们赶忙坐进车
里，漂亮的女司机扫了眼导航，和我说“去南站呀？几
点的车？”“9 点 40 分的。”“你们这时间紧凑啊，我看西
进站口不怎么堵，你要不要考虑去西进站口？”我攥着
手机的手瞬间沁出了汗，赶忙连声说“好”。

一路上，司机师傅尽力为我赶时间，尽管这样，到
了西进站口时也快 9 时 20 分了。我拽着行李箱、拉着
孩子往进站口冲，刷身份证时，指尖都在发颤——屏幕

“嘀”一声亮起，闸门缓缓打开，我赶紧把身份证塞进肩
上的小黑包。

安检口的队伍像条蠕动的长蛇，我眼尖扫到人工
通道人少，立刻扎了过去。刚把行李箱放上传送带，安
检员就抬眼提醒：“同志，身上的包也得取下来过机。”
我这才想起肩上还挎着东西，手忙脚乱地解下黑包，往
塑料筐里一扔——目光早飘向了远处的检票口，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再晚就赶不上车了。”等行李箱从传送
带另一端出来，我一把拎起行李箱拽着孩子一路小跑。

冲进车厢时，广播里正响着“列车将于 7 分钟后发
车”。我和孩子随着人流慢慢挪向自己的座位，刚要喘
口气，突然想起手机快没电了——出门前特意把充电
器塞进了黑包，伸手往肩上一摸，却摸了个空。

那一瞬间，血液像是突然冻住了。
“妈妈，怎么了？”孩子的声音带着怯意，我却没力

气回应，脑子里像被狂风卷过的乱纸堆——身份证在
包里，手机也在包里！没有身份证，到了武汉怎么住酒
店？没有手机，无法导航，到了武汉寸步难行。

我强迫自己闭上眼，顺着记忆往回捋：刷身份证进
站、把身份证塞进黑包、过安检时扔了包……啊！是安
检口！我把包落在传送带上了！

“不行，得去找！”我赶忙安顿好孩子后就急忙冲向
车厢出口。守在门口的列车员见我脸色煞白，赶紧伸
手拦了一下：“同志，列车马上要开了，出什么事了？”我
比画着，声音都在抖：“我……我的包丢了，在安检口，
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列车员皱了皱眉，指了指站台：“你去问站台值班
员，他们能直接联系站内。”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冲
下车，站台风一吹，眼泪差点掉下来——站台广播已经
在催“请乘客尽快上车”，我看着不远处的深蓝色的制
服，几乎是跌撞着跑了过去。

“您好，求您帮个忙！”我语速快得几乎咬到舌头，
“我有个黑色的包，落在了西进站口的安检传送带上，
您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值班员的手指在对讲机上按了几下，又掏出手机
拨了号码，语气沉稳：“西站口安检吗？查一下有没有

一个黑色的小斜挎包落在你那里？”
我 屏 住 了 呼 吸 ，紧 盯 值 班 员 的 脸 ，生 怕 茫 茫 人 海

中，小黑包不见了踪影。直到他“嗯”了一声，我悬着的
心才往下落了半寸。“找到了，您的包确实在安检处。”
他挂了电话，看了眼手表，“现在还有 4 分钟发车，你要
是能跑过去拿了再回来，还赶得上。”

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眼泪终于没忍住，我声音带
着哭腔：“我肯定办不到。怎么办？我的包里有手机、
身份证等重要物品，您能否帮我想个办法？”

话没说完，值班员已经重新拨通了电话，这次语气
更急切些：“喂，是我，乘客赶不回去取包，能不能把包
转交到今天 11 时 40 分发车的 G692 太原南到武汉的车
上？让武汉站服务中心接收，乘客到了直接报身份证
号取。”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包里有手机和身份证，乘
客着急用，麻烦优先安排一下。”

电 话 那 头 很 快 应 了 下 来 ，值 班 员 挂 了 电 话 ，告 诉
我：“放心，您的包会随下班列车到达武汉，您直接去武
汉站的服务中心取就行。”

这时，站台广播再次响起“列车即将发车，请未上
车的乘客尽快上车”，我才惊觉时间不多了。“谢谢您！
太谢谢您了！”我连声道谢，转身往车厢跑，刚踏上台
阶，车门就关闭了。

回到座位上，孩子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妈妈，你哭
了？”我把他抱进怀里，擦了擦眼角的泪，笑着说：“没有
呀，妈妈是高兴，我的包能找回来啦。”可只有我自己知
道，刚才那几分钟里，我有多慌。

列车 渐 渐 加 速 ，站 台 在 窗 外 慢 慢 缩 小 ，我 盯 着 怀
里孩子的发顶，心里却反复回放着刚才的画面：刷身
份证时的匆忙、扔包过安检的草率、值班员拨电话时
的认真……要是没有那位值班员和安检员的帮忙，我
这趟国庆旅途，恐怕真要陷入一团糟。

抵达武汉站后，我在车站等了 2 个小时，下午 5 时
半，我抱着忐忑的心情直奔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听完
我的描述，很快就从储物柜里拿出了那只熟悉的黑包，
再核对完各种信息后，把包递给我。我急匆匆地拉开
拉链，身份证安安静静地躺在手机旁，这时屏幕亮了一
下，弹出家人发来的“平安到了吗”的消息。

我握着手机，心里残留的焦虑终于烟消云散。想起
太原南站里那些列车员和值班员们忙碌的身影，想起他
们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帮我解决麻烦的样子，突然觉
得，这场“兵荒马乱”的丢包经历，反而成了假期里最温
暖的插曲：出门在外的意外不可怕，因为总有陌生人愿
意伸出援手，用一份善意，把“慌张”酿成“安心”。

那天晚上，我在武汉的酒店里给手机充上电，看着
窗外亮起的灯火，突然觉得，这趟带着小波折的旅程，
也许比一帆风顺更让人难忘。

国 庆 长
假前，我囤好了充

足的货物。
我的这家便利店位于万柏

林区，已经开了 14 年。便利店的智
能感应玻璃门，我每天都擦得透亮，收

银台的扫码屏亮着暖光，旁边立着自助加热
机，保温桶里总温着枣茶，谁渴了就倒一杯；柜

台下备着一次性雨衣和鞋套，遇上变天，递过去就
用得上。

10 月 1日，太阳刚刚露头，我就来便利店开门了。
最先进便利店的是对上海小夫妻，女的举着手机拍冷链
柜里的灌肠，男的凑到导览仪前，手指划着看晋祠的介
绍。“老板，这电子讲解得咋弄啊？”男人声音软乎乎的，
带着点南方口音。我走过去，帮他点开“圣母殿侍女像”
的片段：“不用下载软件，直接点这个就能看，能看清衣
服上的花纹。”说着我从柜台下摸出两包红枣：“阳曲的
骏枣，你们尝尝。”女人接过红枣笑了。我说：“你们去晋
祠，得自己盯着那‘笑靥如花’的侍女像看——屏幕里再
清楚，不如亲眼见着那眼神活泛。”夫妻俩临走前，在自
助加热机上热了两盒羊杂，说要当去晋祠路上的早饭，
扫码付款时还念叨：“这机子真省心，不用等店员。”

刚送走他们，门又开了，进来一位穿运动服的小伙
子，他肩上挎着相机包，手里攥着个快没电的手机。“叔，
能借个充电宝不？”他一口东北话，嗓门亮堂。我指了指
角落的共享充电宝柜：“扫码就能用，记得还的时候找着
网点就行，太原好多地方都能还。”他边借充电宝边问：

“汾河景区的骑行道从哪儿进啊？我想下午去骑会儿
车。”我拿过笔、找了张纸，给他画了个简单的路线，小伙
子看后点点头并拍了下来，边和我道谢边拿了瓶冰镇汽
水：“昨儿在大同看云冈石窟，今儿到太原，没想到便利

店还能问路线，比导航还实在——导航光说转弯，没您画
得清楚。”临走前，他非要跟我合个影，说要发朋友圈：“太
原便利店老板比旅游攻略还靠谱！”

3 号那天最热闹，隔壁酒店住满了客人，店里的顾
客都排起了队。西安来的阿姨拿着吃了一半的平遥牛
肉问：“这能真空包装不？我想带回去给孙子吃，怕路上
坏了。”我指了指柜台后的小型真空机：“您稍等，我结完
账给您包装。”成都来的小伙子凑过来，指着货架上的

“头脑”速食包问：“这是啥啊？听人说太原的头脑很有
名。”我跟他解释：“这是速食的，要是想尝正宗的，清和
元凌晨 5 点就开门，我把地址给你存手机里。”他非要跟
我学太原话，“闹甚了”“待见”说得怪腔怪调，旁边排队
结账的人都笑了，原本有点挤的店，显得更热闹了。我
给每个人倒了杯枣茶，看着他们在导览仪前凑着头讨论

“先去晋祠还是先去汾河景区”，听着他们说“太原真方
便”，心里头比枣茶还暖。

4 号清晨，天突然阴了，没过多久就飘起了小雨。我
赶紧把一次性雨衣挪到门口显眼处，又在导览仪上添了
条“雨天出行提示”——提醒客人双塔寺的台阶滑，汾河
景区步道旁有避雨的廊亭。头一个进来的是北京一家
人，妈妈把孩子护在伞下，身上的外套湿了半边。“本来
想直接去双塔寺，这下只能先躲躲雨。”她搓了搓手说。
我搬来凳子让他们坐，递过几张纸巾：“双塔寺雨天看更
有味道，塔角的铜铃被雨一打，声儿更清亮，你们等雨小
了去，人还少。”孩子凑到导览仪前，指着双塔的图片问：

“爷爷，塔上的鸟儿下雨天会躲起来吗？”我笑着点开图
片里的塔檐细节：“你看这塔檐下的小窝，小鸟早把家安
在那儿了，风雨都吹不着，安全着呢。”妈妈听了说：“您
这儿不仅方便，还能听着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比光看
攻略强多了。”

雨下了大半天，店里时不时有人进来躲雨。上午来
的学历史的姑娘，背着湿漉漉的背包，手里攥着本笔记
本，眉头皱着：“本来想去天龙山石窟，这下只能改道去

山西博物院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约上票。”我帮她在
导览仪上查了博物院的预约情况：“现在还能约上上午
11 点的，我帮你把预约链接发到微信里，直接点就能
约 。”她 赶 紧 拿 出 手 机 ，接 过 我 递 的 热 枣 茶 ：“ 谢 谢 您
啊，不然我还得在门口排队问工作人员，这雨下的，出
门都不方便。”我摆摆手：“都是小事，雨天在博物院里
慢慢看，精彩的故事仔细听，比在石窟里顶着雨看舒服
多了。”

7 号那天，雨还在下，空气里飘着泥土和树叶的清
香 ，客 人 也 渐 渐 少 了 。 那 对 上 海 小 夫 妻 又 来 了 ，女 人
手里提着真空包装的平遥牛肉和几瓶老陈醋，男人拿
着 从 导 览 仪 上 拍 下 的 晋 祠 照 片 。“ 谢 谢 您 这 几 天 的 照
顾”，女人递过来一盒糖，“那天在您这儿热羊杂，您还
提醒我们晋祠下午人少，省了不少排队时间。我们回
去 跟 朋 友 说 ，太 原 的 便 利 店 不 仅 方 便 ，还 特 别 有 人 情
味 。”我 接 过 糖 ：“ 下 次 再 来 啊 ，春 天 来 能 看 汾 河 的 桃
花，秋天来能吃阳曲的苹果，不管啥时候来，渴了就进
来喝杯枣茶。”

他们 走 后 ，我 关 了 导 览 仪 的 屏 幕 ，坐 在 收 银 台 后
看 着 窗 外 。 门 前 的 石 板 路 上 ，亮 闪 闪 的 ，感 应 门 偶 尔

“叮”地响一声，像是还在跟客人打招呼。我摸了摸保
温 桶 ，里 面 的 枣 茶 还 温 着 ，耳 边 仿 佛 还 能 听 见 客 人 们
的 笑 声——有讨论路线的热闹，有躲雨时的闲聊，还有
他们说的“太原又方便又亲切”。

我是 个 老 太 原 ，看 着 这 店 从 早 年 的 小 卖 部 ，变 成
如今能刷脸支付、能查景点、能自助加热的便利店，设
备变先进了，可咱太原的待客礼没丢。不是靠多花哨
的 机 器 ，是 自 助 加 热 机 里 热 乎 的 羊 杂 ，是 导 览 仪 上 标
着的“晋祠人少时段”，是客人躲雨时递过去的一杯热
枣 茶 ——这些藏在便利背后的温度，才是咱这便利店
最实在的样子。

明年国庆，我还在这儿，等着远方的客人们，跟他们
说一句：“来了？喝杯枣茶，咱聊聊太原的好。”

阳光奔跑的样子
清爽，仍有春天的味道
摇曳的月季
一排又一排，像绯红的浪涛
遍山的黄栌，一簇簇、一丛丛
在优雅的秋风中含笑

高粱像一只只火炬
一片一片，在大地上燃烧
谷子越有成绩
越是谦逊，越是看不出骄傲
唯有红薯、萝卜和花生
还在沉睡，与土地紧紧拥抱

银杏的叶片
精致、明亮、妖娆
爬山虎接到命令
不再攀登，不再招摇
唯有多情的太行菊
仍在开花，招徕飞鸟的环绕

小溪唱着欢快的歌曲
带着小鱼，游过美丽的水草
落叶离开枝头
不停地旋转，在空中表演舞蹈
雁群的飞前会议最热烈
谁在不停地问：我们去哪里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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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秋 的 雨 ，从 昨 天 中
午 缠 到 今 日 ，淅 淅 沥 沥 没
个停。作为太原北大门的
旅 游 好 去 处 ，忻 州 古 城 裹
在 一 片 雨 雾 里 ，高 大 的 槐
树 、松 树 沾 着 湿 漉 漉 的 水
汽 ，枝 叶 在 雾 中 忽 隐 忽
现。小鸟把翅膀收得紧紧
的，伏在树杈间，像是在等
雨 雾 散 了 ，好 迎 着 阳 光 出
来戏耍。

已 是 深 秋 ，不 少 忻 州
人 趁 着 雨 天 和 家 人 团 聚 ，
围 着 丰 盛 的 饭 桌 享 热
闹 。 可 古 城 里 的 人 潮 半
点 没 减 —— 大 家 裹 着 雨
衣、撑着伞，像潮水似的从
四 面 八 方 涌 来 ，顺 着 古 城
的街道慢慢往中心汇聚。

古 城里近两公里的南
北 大 街 ，该 是 最 热 闹 的 地
儿。沉沉的雨帘遮不住街
旁建筑的风姿，雨水顺着瓦
檐往下淌，落在石板路上溅
起白色的小水雾，倒像给古
城添了份贺礼。游客们三
五成群，摩肩接踵地走在大
街 上 ，没 人 特 意 问“ 要 去

哪”，或许在雨天里这样慢慢走，本身就是目的。
最 热 闹 的 要 数 古 城 北 面 不 远 处 的 泰 山 庙 古 巷 。

这条巷在南北大街西侧，明清时是忻州最大的钱市，
也是主要的商贸集散地，如今成了古城的“名吃一条
街”。许是沾了旧日商贸的灵气，即便这绵绵雨天，巷
子里的生意依旧火爆——挡不住游客匆匆的脚步，也
挡不住他们如火的热情。

想“平步”走进这条古巷可不容易。游客撑着伞、
裹着雨衣走到巷口，才发现里头早已挤满了人，只能
一边留意脚下，一边顺着人流小心往里挪，还得防着
和对面出来的人碰着。往里走，各种美食挨个撞进眼
帘，香味混着瓦檐和雨伞上滴落的水雾气息，往鼻孔
里钻，勾着人一直走到西面的泰山庙茶楼广场。

红底黄字的美食招牌下，游客们排着长长的队，
每条队都透着耐心。有的门店前队伍竟有 200 多人，
大家或刷着手机，或闲聊，或静静站着看往来人流。

“来到忻州古城，我就想吃肉！”穿白上衣、戴眼镜的姑
娘跟身边的男朋友念叨。男生皱着眉：“想吃也得等
啊，这队不知道要排到啥时候。”姑娘叹口气：“估摸着
得一个小时，要不先去看古庙，回头再来？”男生摇摇
头：“等一小时就到中午了，那会儿人更多，说不定连
队都挤不进。”想来泰山庙巷吃美食，游客总得学会耐
心排队——不然就算揣着钱，也未必能及时尝上一
口，这巷子里的火爆，打这儿就能看明白。

走到泰山庙茶楼戏台广场，人才算松了口气。到
这儿，游客们会往南、西、北三个方向散开：爱古建和宗
教的，会进泰山庙探寻历史与人文；爱听戏的，就坐在
太阳伞下，点杯茶，等着看忻州二人台剧团的演出——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剧团都会在这座戏台固定开演。

缓缓穿过这条东西走向、约 300 米的泰山庙名吃
一条街，像踩着时光的痕迹走进了明清的忻州。数百
年前这里人头攒动的模样、买卖人的吆喝声、算盘珠
子的脆响、各色美食的香气，都随着眼前的雨滴，一点
点浮现在眼前。原来当年忻商的火爆从不是传说，也
不是空有其名的摆设，而是实打实的热闹场面——正
是这些具体的烟火气，撑起了忻商的美名，让它成了
山西晋商里一股强劲的力量，传遍全国。

走着走着，思维总在梦境与现实间打转。眼前的
繁华像一朵朵彩霞绽放，明明是真实的场景，却总让
人疑心在梦里——我像个借雨雾看景的梦中人，可现
实的热闹又一次次提醒：这不是梦，是实实在在的忻
州古城。

我总忍不住想：等阴雨过后，阳光乍现时，这里会
是怎样的光景？也想跳回明清时候，问问那时的人，
能否想到数百年后，这条古巷会这般热闹？

可不管怎么想，眼前的场景都足够让人震撼与兴
奋——这份真实的热闹，这份属于当下的时刻，本身
就足够动人。


